
3编辑 李 昊 校对 屠会新
电话56568225 Email:zzrbzf@163.com

“您怀着这么崇高的理想，
为什么会为一个制假贩假亏欠无
数人命的恶人做走狗呢？”我大声
道，“你敢当着五脉的面把‘去伪
存真’再念一遍吗？”

郑教授的面色涨红，脖颈处
青筋起伏，几次要开口，却又闭上
了嘴。仿佛他心中正在天人交
战，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在剧烈
对抗着。

“小许，事情并非像你想象
那么简单……”他最终只是从牙
缝里挤出这么一句话。

我冷笑道：“当初你就是用
这套说辞拉药不然下水的吧？”

药不然的背叛，是我心中的
一根刺，也是一个谜。它毫无征
兆，也毫无逻辑，就像是一辆失控
的大卡车，把我重重地撞离既定
的轨道。思来想去，到今天我才
恍然大悟。郑教授是药不然的老
师，也只有他能对药不然引导、拉
拢乃至洗脑。

老朝奉拉下了郑教授，郑教
授又拉下了药不然。虽然我还不
清楚这对师徒为何对老朝奉死心
塌地，但他们沆瀣一气，可谓确凿
无疑！

可我再次看向郑教授时，心
中突然不那么确定了。

此时夕阳已经完全沉入地
平线下，只剩下一抹残光在天边，
郑教授的面容轮廓，开始变得晦
暗不明。我眯起眼睛，像鉴定古
董一样仔细端详着这个人。他的
神色混杂着尴尬和无奈，甚至还
有那么一点点委屈。

“难道情况相反，是药不然
拉你下水的？”我忽然反问道。郑
教授的肩膀微微垂下，这个如释
重负的小动作没逃过我的眼睛。

这可真有点出乎意料，药不
然居然才是主导。我转念一想，
这样其实才说得通。药不然是个
狐狸命，外表随和，内心极有主
见，谁也别想拿捏住他。郑教授
性格软，反被药不然说服也不足
为奇。

这师父，反被徒弟牵着鼻子
走。

看到我目光带着讽意，郑教
授不由得辩解道：“我从来没有投
靠过老朝奉，我们只是暂时为了
同一目标而合作罢了。小许，你
不也和他联手过吗？”

“我跟他联手，是为了对付

百瑞莲。你和他联手，又是为了
什么？”

郑教授听到这个问题，颓然
靠在一面半塌的砖墙前，摘下眼
镜擦了擦，声音有些嘶哑：“小许，
你经历过幻灭和绝望吗？你体验
过那种眼看着最珍视的美好被毁
灭的经历吗？”

我没说话，因为我知道他不
需要我的回答。天色已经彻底黑
了下来，塘王庙四周垂下厚重的
夜幕。

“我从小就喜欢瓷器，喜欢
得不得了，简直可以说是发痴。
只要有瓷器，别的什么我都可以
不顾。幸运的是，我从小就长在
药家，身边有最丰富的资源和人
脉。故宫深藏不摆出来的物件，
我能看到；全国各地收藏家手里
的孤品，我能摸到；你知道么，用
手摩挲着光滑细腻的瓷面，用眼
捕捉它的葆光和釉色，世上没有
比这更幸福更惬意的事情了。我
从来没想过占有，这想法太自私
了。它们的美好是独立于价值而
存在的，不应该被无关的东西亵
渎。只要它们能妥妥当当地搁在
某一个地方，有人呵护有人欣赏，

我就很开心了。
“可即使是这么一个小小的

愿望，我都不能实现。这些年来，
我在这圈子里接触了太多人，看
到太多悲剧，每一次都让我元气
大伤。曾经一位古董铺老板，有
一件心爱的成化内府斗彩莲足
盘，反右那年，一个人为了表现自
己积极上进，勇于批判腐朽文化，

当众生生给摔碎了。这成化莲足
盘全世界只有五件，留在国内的
只有一件，可从那以后，一件都没
了，想看就只能出国看。我在清
华的一位老师，他一辈子精研瓷
器，自己收藏了一百多件，个个都
是精品。结果六六年破四旧，被

‘西纠’抄家，红卫兵们进来叮叮
咣咣，砸碎了好多，老师当场被活
活气死。剩下的收藏，全被扔在
不知哪里的仓库蒙尘。等到八十
年代平反之后，老师的后人费尽
力气才找到那些物件，然后雇了
一辆卡车运回老家。结果那司机
为了腾地方拉私货，利欲熏心，擅
自挪动包装，在车上装了好多杂
货。等拉到地方一看，那些瓷器
已经被磕碰得成了一堆碎片——
我当时赶到现场，也差点和老师
一样被气死，大病了一场。

“这些事不是一次两次，而
是无数次，周而复始。不是毁于
政治，就是毁于贪婪；不是毁于无
知，就是毁于自大。人的罪责，结
果却要这些无辜的瓷器来承担。
我从一开始的伤心到愤怒，从愤
怒到绝望。懂得珍视的人太少
了，这些精品永远都在历经劫

难。战乱时渡劫，和平时还是渡
劫。政治运动时渡劫，经济发展
也渡劫。我去过日本的几个博物
馆，有公立的，有私立的，人家那
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精心收
藏 的 用 心 ，国 内 几 乎 看 不 到 。
是！那些藏品好多都是日本人在
民国时从中国掠夺走的，可不掠
夺走，东西就彻底毁了、没了！所
以文物应该是超越国家和时代
的，用一时的政治去划分所有权，
根本就是错误！其他都不重要，
存续才是最根本的事！”

这是老朝奉的论调，我再熟
悉不过。郑教授越说越兴奋，从
一开始的畏缩愧疚，逐渐变得狂
热起来。他不再依靠墙壁，站直
了身子前倾，双目兴奋地张大，手
臂不时挥动，好像在作演说似的。

我相信他是真心这么认为
的。我之前跟郑教授喝酒时，他
约略提过类似的想法。不过那时
候我没往心里去，以为只是老人
醉后的牢骚。想不到他骨子里，
居然是一个瓷器原教旨主义者、
一个痴者，除了瓷器，其他什么都
可以不顾。

难怪老朝奉能跟他一拍即

合。
“满口谬论！”我批评道。
郑教授看了我一眼，忽然

道：“你以为你爷爷许一城，为什
么要把佛头送去日本？”

我一怔，怎么忽然扯到佛头
案去了？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自己也一直有疑惑。我爷爷当
年为了阻止日本人盗宝，把性命
都赔上去了，可最后佛头还是被
木户有三带回了日本，这一切似
乎是徒劳无功。

郑教授道：“因为他知道，在
当时的中国，就算留下玉佛头也
保不住。而送去日本的话，以日
本人的做事风格，一定会把佛头
好好地保留下来。许一城在佛头
外故意包上一层假壳，目的就是
让日本人误以为是赝品，掉以轻
心，他日回归中国时也容易些。

“你看，连许一城这样的人
物，都认为日本保护文物比中国
更靠谱，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可
惜许一城的民族主义还是中毒太
深，总惦记着佛头回归中国，才多
此 一 举 搞 什 么 包 玉 之
术。直接留在日本，岂不
是更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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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南湖
柴清玉

我对嘉兴和嘉兴南湖，有着深
深的向往之情。

26年前，我曾经与嘉兴和嘉兴
南湖有过一次匆匆的相见。城不
大，似乎还有些冷清。青绿的稻田
里，粉墙黛瓦，充满一种清丽的江南
情调。因行色匆忙，除了南湖红船
在心底留下的深深记忆，对嘉兴对
南湖的印象后来都淡漠了。

今年又一次来到了嘉兴，嘉兴
大了，高了，也更美了。沪航铁路，
嘉苏、申嘉湖、杭浦高速公路，以及
以嘉兴为北桥头堡的杭州湾跨海大
桥，把嘉兴变成了沪苏杭这个中国
目前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长
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比之蒸蒸日
上的经济社会发展宏图，她远近驰
名的嘉兴粽子和南湖菱角，已是不
遑多论了。

我到嘉兴，带有一种敬仰、朝圣
的心情。

稍具中国革命历史知识的人都
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最终是在嘉兴南湖完成的。

南湖湖心岛的岸边，停泊着一
艘被称为红船的游船，是 1959年根
据党的一大参加者董必武同志的
回忆，按照当年一大乘坐的游船原
样复制的。这艘游船成为到嘉兴
的人一定要看的，说“不看南湖红
船，就没有真正到过嘉兴”一点也
不为过。

南湖位于嘉兴市区的东南，是
一片平静秀美的水面。记得 26 年
前湖的周围还是农舍和田园，如今
一栋栋高层建筑已历历在目。我忧
虑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建筑破坏了南
湖的美丽安详，却又为嘉兴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而激动不已。

去嘉兴前，我看过一些相关的
资料。曹聚仁的《万里行江》称南湖

“广一百二十顷，可是弯弯曲曲有三
十六湾之称”。资料还介绍早在三
国时期，史书就有关于南湖的记载，
称之谓陆渭池，又称马场湖。南湖
分为东湖和西湖，两湖相连形似鸳
鸯交颈，加之古时常有鸳鸯栖息，所
以又叫鸳鸯湖。宋代以后，南湖与
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并称为浙江三
大名湖，是文人骚客和游人的向往
之地。由此我想，正是当年湖面游
船来往不绝，为党的一大在游船上
顺利召开提供了安全保障。

南湖中间湖心岛浓浓的绿色和
盛开的繁花中，始建于五代时期的
烟雨楼傲然屹立。匾额上“烟雨楼”
三个大字是董必武同志所书，笔力
遒劲，功力深厚。登上烟雨楼，极目
远眺，碧波荡漾的湖面尽收眼底，鳞
次栉比、充满生机活力的嘉兴新城
区跃然眼前。

199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
生 70 周年，嘉兴人民自发集资 340
万元修建了南湖革命纪念馆。纪念
馆位于南湖之滨，与湖心岛岸边的
红船隔湖相望，面积 1980 平方米，
平面呈铁锤镰刀交叉的党徽形
状。纪念馆入口上方，由邓小平同
志题写的馆名熠熠生辉。馆内陈
列着反映党的创建和辉煌历程的
珍贵文物和图片。听着解说员饱
含深情的解说，我再一次沉浸在对
壮怀激烈的革命史事的缅怀之中，
想到董必武同志 1964 年重访南湖
时写下的著名诗篇：“革命声传画
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
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在纪念
馆的留言簿上，我写下了“任何艰
难险阻，都阻挡不了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从南湖出发的革命航船破浪
前行，扬帆远航。”

绿城杂俎

敬畏造字圣贤
慎廷凯

在漯河许慎文化园，有一条黑色大理石汉字大
道 ，设计雕刻精细，用不同字体、书体，按时十个阶
段由古及今依次排列，展现了 8000 年来汉字演变发
展的过程。既表达了汉字文化的历史悠久，又形象
地反映出汉字的博大精深。置身其间，思绪绵绵，
感慨唏嘘。

我国有五千年的历史。然而有文字记载的史书
文献，也不过两千余年之久。幸亏先人后来创造了
文字，又发明了造纸、印刷术，要不然，何谈我们的
悠久历史和文化？所以，追溯中华民族文明史，离
不开学习研究汉字的发展史，也离不开创造汉字的
两位重要人物——仓颉和许慎。

仓颉，据传说是黄帝的史官。由于他创造契出
甲骨文字，改变了原始的结绳记事历史，因而被称
为“造字圣人”。

对于仓颉造字，历来有各种传说。一种说法是：
黄帝统一华夏之后，尚无文字，只能采用结绳方法，
但记事极其不便。于是，黄帝命史官仓颉想法造
字。仓颉奉命在当时的洧水河南岸一个高台上，搭
建房屋专事造字。他日思夜想，注意观察自然界的
各种事物，尤其是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
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的形状和特征，并模仿比
划，造出了 28 个象形字，得到黄帝认可……为纪念
仓颉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郑城南仓颉造字的地
方称作“凤凰衔书台”。

另一种说法是：据《帝王世纪》载，黄帝史官仓
颉一次随帝南巡，行至如今的陕西省洛南县，并在
保安镇登上阳虚山。在山上，仓颉仰观日月星辰，

低头看兽蹄鸟迹，由此突发灵感，创造出中国第一
代古汉字——象形文字，共 28个。

其实汉字的诞生，并非一人一手之功，而是先民
们长期累积发展的结果。荀子认为，仓颉是一个因
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它的规律，从而整理了文字的
专家。所以，学术界一般认为，在汉字从原始的文
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仓颉起到了独
特的作用。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也曾说过，汉
字当然不可能是仓颉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许
许多多的像仓颉这样的人慢慢丰富起来的。

东汉时期，汉字得以规范，研究汉字逐渐形成
一门学问，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文献语言学。这一
巨大嬗变，应当归功于当时的经学大师、文字学家
许慎。

《后汉书·文苑传》记载，许慎是东汉著名经学
家、文字学家，当时的汝南郡召陵县（今属漯河市
召陵区）人 。他原本做官，相当于县令一级，官虽
不大，却衣食无忧。而他却淡泊做官，辞官回乡专
心编著《说文解字》。他说：“文字者，经艺之本，
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
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他为此花
费了一二十年心血，将搜集到大量的小篆、古文、
籀文资料，以广博的经学知识为基础，根据“六
书”条例，分门别类，精心整理，终于编纂出鸿篇
巨著——《说文解字》，创立了我国汉民族风格的
文献语言学。所以说，许慎被称为“字书鼻祖”，
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在上个世纪，有一种说法：“汉字笔画复

杂、难写、难学、难记，不如改为字母简便易学，将
汉字废弃。”就连有的文学名家也著文说：“方块字
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
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
有自己死。”此话简直有些耸人听闻！然而这一观
点遭到了广大学者和国人的强烈反对，认为汉字是
中国独特的一种文化，其形声义俱全,信息量远远
大于拼音文字，汉语又整齐灵动,特别适宜于表达
一种微妙的、诗意的情感,一些普通的字词,往往联
结着久远的文化底蕴,废除汉字等于割断了几千年
的传统文化，因此汉字绝对不应废除，相反应当继
承发展。

年纪稍大的人，都忘不了上个世纪日寇入侵东
北后，为实现“大东亚”帝国的野心，曾强令青少年
学生放弃学习汉字语文，改学日本语文。同样他们
在占领台湾后，也企图废除汉字，欲将日文作为官
方文字。这正是日寇险恶用心的步骤：如欲消灭一
个国家，必须先毁灭其文化，当然包括废除其语言
文字，从而斩断其文化历史传播的工具。此次拜谒
字圣许慎故里，参观有关许慎的历史文化遗存，使
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只
有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始终没有间断过地传承下来，
也只有我们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一直演
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所以，到任何时候
我们都不能数典忘祖，不仅不能丢掉自己宝贵的文
化遗产，而且不可率意使用和亵渎汉字文化。特别
是新闻出版和网络传媒从业者，应当守土有责，以
实际行动维护汉字文化的尊严和纯洁。

新书架

《玛格丽特小镇》
王 敏

加·泽文，美国作家、电影剧本编剧。她的第八
部小说《岛上书店》在2014年以最高票数，获选美国
独立书商选书第一名。加·泽文的新作《玛格丽特小
镇》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座玛格丽特小镇，镇上有一间叫玛格丽特
的房子，房子里住着六个玛格丽特。她们分别是 7
岁的玛格丽特，17岁的玛格丽特，24岁的玛格丽特，
35岁的玛格丽特，52岁的玛格丽特和77岁的玛格丽
特。她们是同一个人又不是同一个人。一个深爱玛
格丽特的男人，来到小镇上的第一天就迷失了，他倾
尽一生去了解他深爱的玛格丽特。作者构思了一个
惊喜、温暖又富有深意的故事，讲透了爱情的本质。
爱一个女人一生，意味着你要去爱一个少女、一个少
妇、一个忙忙碌碌的中年妇女，以及一个唠唠叨叨的
老太太。玛格丽特小镇，是一切爱情故事的开始，也
是一切故事的结局。毫不夸张地说，《玛格丽特小
镇》是一部写尽了爱情的小说，提醒我们爱情和生命
都通常有尽头，永远不要浪费时间。把你生命中所
有的力量都拿去好好地爱吧。

阅汉堂记

骆驼的眼睛
张健莹

见到它已是一个残件，仅一
个骆驼头部、颈部。近 20 厘米
高，想来这匹骆驼起码有 80 厘
米的身高了。它是南北朝的一
个陶驼，灰陶质。

两汉时已有陶驼，以后的魏
晋以至唐朝越来越多，有了丝绸
之路，骆驼是不可或缺的运输工
具，当时是“非驼难入漠”。把汉
唐带到世界的，把世界带到汉唐
的，都是骆驼。骆驼成了财富的
象征。把成百上千的骆驼入葬，
承载着汉唐人希冀骆驼驼来财富
的愿望。

看这驼头，嘴半张着，不似大
多唐三彩的仰天长啸，动态十足，
倒像是长途跋涉后的小憩或是默
默前行。它那眼睛，没有愤怒，也
不圆整，看到的是吃苦耐劳的心
甘情愿，或者是不动声色的满目
善良。

想到了陶俑中的牛、马、羊、
兔。

牛的眼睛是满目忠厚，从来
都是低头做事；马的眼睛是满目
坚毅，千难万险也是通途；羊的眼
睛是满目怜爱，连“咩——”的叫
声也让人心疼：兔子那双眼睛满
目灵动，时时处处向人示爱。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食草动
物的眼睛都很善良，没有一双是
凶巴巴的、恶狠狠的、霸道的、狡
猾的。即使没有逐一地专门去看
牛、马、羊、兔、骆驼，想想陶制动
物俑们一目了然了。

是这些食草动物本来就善良
吧？

是制作他们的工匠善良吧？
当然，再善良的心也要有好手艺
才能做得出表达出善良的心愿，
才能做出这一双双善良的眼睛。

夏雨
潘新日

夏雨织就十里烟云
尖叫的蝉挑开雨帘
领走门口一树树的风

村子老得像一张旧纸片
长夜，被闪电撕开
露出童年，露出茅屋、小路和远山

那个曾领我回家的雨滴
粉身碎骨时
也不忘顺着老家的屋檐叫醒河流

雨点击打着乡愁
路灯照亮了异乡的尘世
却照不亮老家花开的生活

一个人的村庄里，母亲
正和落雨一起，化成
来年芭蕉叶上的一滴清露

散文

闲话石榴
梁 凌

世上再没有一种红，像石榴花那么恣肆、泼辣、明
艳。

汪曾祺笔下的小英子，发髻上一边插石榴花,一边
插栀子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

杜牧在《山石榴》中写道：“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
烧却翠云鬟。”看，头发都快烧了。

唐代的两个女人跟石榴分不开。
一是武则天，她在感业寺给当皇上的旧情人写

信：“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
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然后，她被接回宫，再然后，
唐朝被她的石榴裙掀翻，变成大周。

还有个女子是杨玉环，据说她爱穿石榴红的衣，
除了爱吃荔枝，还爱吃石榴。大臣们对她很不满，不
愿意给她施礼，皇帝便下令，不跪贵妃者以欺君之罪

论处。众臣无奈，只得纷纷下跪到她石榴裙下。这一
跪，唐朝一下子“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再往后，霓裳
羽衣惊破，一个锦绣盛唐，骨碌碌地往下滚。

以唐为证，石榴红是很矛盾的色彩。一方面，它
是小女儿一低头的娇羞，是绝代佳人风月无边的温
柔。另一面，它又决不软绵，它霸气，抢眼，有冲击力，
有排山倒海之势。

新版《三国》里，把石榴红穿得最相称的，是孙尚
香。刘备走进洞房，见刀枪剑戟森森。再一看，床上
端坐个石榴红的女人，蒙着石榴红的盖头。刘备正纳
闷，骤见石榴红飞将过来，要对他一剑封喉。洞房里
好一场厮杀，英气霸气都在石榴红里。

榴花妖娆，石榴的样子却有点憨。肚大，圆滚滚
地笑着，飘着两坨高原红。

心却剔透。石榴籽像一捧眼泪，来自大观园里，
白的，粉的，红的，还有人把它做成石榴酒，真成了“千
红一窟，万艳同悲”。

是桃花雪杏花雨，“噗噗噗”落到同一个塘子里。
是清晨荷叶上的露水珠，滚到一起便不再分开。
是周天子分封诸侯，一张薄薄的、蜂窝状的膜，

把天下数分，一分一个诸侯，都是王子王孙。当你
剥开它，细瞧天下大势，一张嘴，一口一个诸侯，一
掰一块封地，三下五除二，转眼间山河已吞，天下尽
在腹中。

石榴虽好吃，吃起来却比较麻烦，得有耐心。汪
曾祺先生以为，食石榴是件得不偿劳的事，吃了满
把的石榴子，结果吐出来的都是渣。

不过，心急气躁的人，根本不必吃石榴。我私下
里把石榴叫作“水果瓜子”，吃这种瓜子，要的就是
心闲。

倘有一日心闲，又恰逢明月清风，唤上喜欢的人，
在溪边并肩而坐，听虫声蛙声风声唧唧哝哝，有一搭
没一搭地唠着嗑，一粒粒，慢条斯理地啜着石榴，夜深
了，人困了，石榴也吃完了，然后晃晃悠悠地回家，不
是很好吗？

轮回系列之三 李刚 摄影


